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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安 电 影 意 境 的 营 造

杜潇枭

摘　要：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独有的审美范畴，台湾导演李安的电影表现出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追

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意境美，这让他的电影在世界电影中独树一帜。文章通过运用传统美学工具对李安

的电影进行分析，探析了李安电影意境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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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内涵丰富的范畴，经过漫长的发展，这一范畴包含了古人在创作和欣

赏艺术作品中体悟到的美学问题，以及历代文艺评论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思考。意境是主观情感与

客观事物相熔铸的产物，它是情与景、意与境的统一。商务印书馆的 《现代汉语词典》对 “意境”这

一词条的释义为：“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袁行霖认为 “意境是指作者

的主观情感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１］意境的概念虽然繁杂，但不论其定义如何变化，

都与人的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意境的塑造，在电影出现之前，出现在中国的诗词和山水画中。它是

艺术家用自己的情感关照客观对象，在与客观对象接触、碰撞中所获得的妙思灵感酿作而成。电影出

现后，电影艺术家借助于高科技手段进行银幕视像的创造，将诗的 “情”与画的 “象”相融合，通过

画面造型、光影、色彩、声音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营造出属于电影的东方美学韵味的美妙境界。台湾

电影导演李安，一直自觉以独特的东方审美范畴，营造电影中的意境。

一、寄情于景，情景交融

在古代艺术家的世界里，小桥，流水，残月，甚至是动作……人世间的一切景物，无不成为艺术家

情感的寄托，为我们开拓出一片独特的审美天地。所谓 “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

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这是刘熙载在 《艺概·词概》中提到的，他的意思是艺术家的艺术创

作，实质就是将情感与景象相结合，通过以景美衬情美，以境阔映照情深，这样既丰富了景致的蕴涵，

同时也拓宽了情感的境域，最终营造出更深远宽广的意境。

情景交融是生成意境之美的重要因素，二者不可或缺，相互依存。唐代画家张操论画时评论说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指出了情与景的关系，造化与心源的结合就是景与情的互相渗透，“造化和心

源的凝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结晶体，莺飞鱼跃，剔透玲珑，这就是意境，一切艺术中心之中心。”［２］

通过情与景的交融互渗，艺术家生发出胸中之意象，所谓意象是指客观之象 （物、景）与主观之意

（心、情）交融为一体的艺术表象。而艺术作品就是，艺术家通过有效的艺术手段对胸中意象进行物化

的结果，只有这样的创作过程才能发掘出最深的情，而在这一过程中，“情”也同时渗入了 “景”的最

深处，最终 “情”与 “景”融为一体，创造出独特的意境。

在电影中，这种意象最终被物化成为银幕上的影像，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像传递的不仅是物象，更

重要的是导演的心中之象。台湾电影导演李安喜欢用独特的意境营造，让他的影像世界独具东方神韵

和静谧之美。

在 《推手》中，李安将胸中的意象物化为你来我往、至柔至刚的推手的动作，影片中的动作已经

不仅是中国武术的动作，更是李安对待生活的态度，通过看似不断重复的推手动作，李安的心中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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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然于银幕之上；在 《饮食男女》中，李安将自己对中国家庭的情感，通过国宴大厨朱师傅对中国传

统饮食的精雕细刻物化在银幕之上；在 《冰风暴》中，李安对放纵与沉沦的道德批判，通过小镇面临

的灭顶之灾———冰风暴来完成，这种批判并不是象西方文化中疾风骤雨般的直接，而是表现为一种中

国式的隐晦，而这种隐晦正是中国意境审美范畴的精髓所在；在 《断背山》中，李安将两个同性恋人

之间的情爱放在了那山苍木秀、时晴时雨的断背山中，这座自然之山不仅是两个同性恋人相识相聚的

圣地，更是他们人生中不堪回首，而又无可释怀的一段情感经历，李安将一段同性之恋描摹得如一缕

淡淡青烟，似有还无，流露出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诗意，最终从意象升华出一种独特的意境之美。

《卧虎藏龙》中 “竹林比武”一场戏，是玉蛟龙对李慕白产生感情的重要一幕。导演李安巧妙地

将中国功夫曼妙的动作形式、竹林的独特韵味和一对男女由争斗到相慕的微妙感情变化相结合。在剪

辑中，李安不断插入女子的面部特写，女子的表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开始的凶狠无情，到后来慢

慢转变为柔和与迷茫，尤其是突然失足下坠时脸上显出的惊恐，和被男子拉起后掩饰不住的情感的流

露，彻底暴露了女子心灵深处的微妙变化。

这场戏表现的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女子被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的才华所打动，感情发生微妙的转变。

在绿色空的竹林之中，男女主角犹如两只蝴蝶穿梭在竹林中，若隐若现、姿态美妙，流露出一种淡

淡的情愫；通过两人在竹林之巅轻盈的追逐、跳跃、翻腾，武打动作已经转换为优美的舞蹈，加上两

人之间那种犹如恋爱中的男女相互纠缠、若有若无的情感，使影片产生了一种舒缓的独特节奏和情感

氛围，一种如饮醇酒般的东方意境美学韵味油然而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感体验。

二、虚实相生，有无相通

清代画家笪重光说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把通过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作

为自觉的美学追求。这种独特的美学追求是中国人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直接反映。

中国绘画和书法讲究虚空之美，通过布白和留白经营出独特的中国美学境界。所谓的留白就是在

画布上留出空白，通过空白在画面上营造出一种化无为有的空灵之美。中国的绘画和书法，借此在世

界艺术的长河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艺术家通过笔墨勾画实物的轮廓，运用留白的方式，赋予画面空

白处以 “实”和 “有”的蕴藉。画家齐白石以画虾而闻名，他的画中除了虾之外，就是大片留白，别

无一物，但却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空灵之美。其原因就是画家通过寄有于无，以虚寓实，最终形成虚实

相生、有无相通的意境之美。

所以，清朝画家恽南田在 《南田论画》中说，“今人用心在有笔墨处，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倘能

与笔墨不到处观古人用心，庶几拟议神明，进乎计已。”这种独特的艺术创作方法，赋予了中国传统艺

术一种超脱世俗、富有禅意的意境之美。

在李安的电影中，经常有意识的利用留白的方式营造独特的意境之美。在影片 《卧虎藏龙》中，

李安通过色彩 “空白”，虚实结合，使得影片呈现出一种空灵的意境美。从人物的服装色彩到所选取的

环境的色彩都与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在神韵上相通。人物的服装无一例外都选择了白色和灰色，而在场

景的设置上则大多选择了最能表征中国文人的场所，竹林，书房，群山之间，所有这些都是最能体现

中国传统审美范畴的意象，使得影片看起来像是一部意味隽永的黑白影片，在色彩上留下了大片 “空

白”。正是这些空白为影片营造了难得的虚境，从而产生了一种迷人的虚实相生的意境之美。

在李安的电影中，对空镜头的运用更好地诠释了他对东方意境美学的追求。所谓空镜头，是指没有

被摄主体的风景画面和静物画面。它既是客观景物的真实写照，又是剧中人的主观感受，同时往往还

是某种情绪思想、意境的延伸和升华。空镜头常用以表达主题思想，它具有说明、暗示、象征、隐喻

等功能，是导演表达思想内容、叙述故事情节，抒发情感意境的重要手段。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

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可谓一语道出 “景语” （空镜头）的真谛。有时，一个空镜头甚至暗寓着

整部电影的意旨。空镜头就像中国画中的留白，平生出许多韵外之致。

李安深谙中国传统审美习惯，十分巧妙地多次运用竹林的空镜头传达自己的情感，极为娴熟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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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在不同时空的心理情感外化为竹林，竹林的空镜头不仅是李慕白风骨的外化、情景交融的道具，

而且还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冷静旁观的视点，这种独具特色的 “中国式”抒情空镜头，让观众在空如

诗的影像之外，感受到了导演对中国传统审美的自觉追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含蓄蕴藉，隽永悠长

什么含蓄呢？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认为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

颖峻，……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

绝为巧。……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 （刘勰 《文心雕龙·隐秀》）刘勰所说

的隐秀，就是含蓄，也就是言外之意，象外之境。

钱钟书将 “含蓄”解释为：“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

人玩味，稗曲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由此看来，含蓄

就是不能直来直去，把话说得太直白，而是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创作者通过有限的物质形象表达自己

的丰富情感，而不是直抒胸臆，使作品呈现出深邃蕴藉的意境之美，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玩之者无穷、

味之者无厌的艺术效果。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诗词、绘画、戏剧等艺术都追求一种含蓄的诗意，宋代诗人苏东坡说：言有尽

而意无穷，天下之至言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正是中国古典文论观和审美

思想的直接体现。而宋代诗人欧阳修在 《六一诗话》也说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斯为至矣”，可见，艺术作品必须有言外之意和韵外之旨，这是通往境界之美的必经之路。

李安对含蓄美的追求在他的电影中比比皆是。《冰风暴》是李安进入好莱坞主流世界的影片，从影

片的标题看，《冰风暴》就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审美意象。

在气象学上，冰风暴也叫冻雨。冬末初春之际，因为气温低于冰点，空中的雨落到地面的物体上时

凝结成冰，形成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观———冰风暴。冰风暴虽然看起来美丽，但同时也是一种灾难。电影

《冰风暴》讲述的是关于美国 “性自由”的故事，自由听起来很美，但是，所带来的却是大量的家庭解

体、社会陷入迷茫恐惧的混乱之中。李安正是通过这种相似性将冰风暴与性自由联系在了一起。影片

中看起来千姿百态的美丽 “冰挂”，却是夺走人类生命的杀手。李安巧妙运用冰风暴的这种特性，象征

“性解放”的社会风气。正如中国古诗词中的比兴手法，让影片展现出了独特的含蓄蕴藉之美。

《饮食男女》的最后一幕是，朱师傅与坚守老宅的二女儿坐在桌前吃饭，朱师傅失去多年的味觉又

恢复了，这样看似简单的场景背后，却有着极为复杂的情感表达，朱师傅与女儿之间情感远远超过了

父女之情，似乎夹杂着一些男女之情，夹杂了一些朋友之情，这种暧昧不明的情感耐人寻味，不仅给

观众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正是李安对含蓄蕴藉之美的追求。

《喜宴》的结局是，父亲抱孙子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威威与伟同和赛门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所

有人似乎都回归到了幸福和睦的状态，结局看起来非常圆满。然而，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平衡，在平

静的表面之下隐藏的是汹涌的暗流。李安正是用这种隐忍含蓄的情感表达平和内敛的情节，表达了他

的言外之意。这让他的电影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戏剧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他对东方古典美学的深刻理解。

同样，在影片 《卧虎藏龙》结尾，李慕白死后，李安并没有安排俞秀莲通过激烈的打斗杀死玉娇

龙的戏码，而只是让俞秀莲用青冥剑从玉蛟龙的脖子前轻轻地划过。正是这轻轻的一划含蓄婉转地表

达了艺术家的情感和影片中人物的内心情感，人物内心的那种晦涩的悲痛，得到了东方式的诠释，使

影片充满了东方韵味和哲学意蕴。

四、由浓归淡，以淡为美

平淡之美被认为是诗之美的极致境界，中国的古典美学从老庄时代就开始推崇 “淡然无极而众美

从之”（《庄子·刻意》）。至宋代时，淡然之美已经成为艺术家自觉的美学追求。宋代文学家
#

诗人苏

东坡主张 “发纤橄于简古，寄至昧于淡泊”，欣赏的是 “似澹而实美”的诗作，“微音淡弄”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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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所说的 “淡”，并没有浅薄之意，他所追求的 “淡”恰恰来自深与厚。它是艺术家人生积淀、艺

术素养与艺术表达能力的综合呈现。只有通过不断的人生积累，深入浅出的艺术表达能力，才能 “寄

至昧于淡泊”的真境界。

五代时期的画家荆浩，在 《笔法记》中评水墨山水之美是 “不贵五彩，旷古绝金。”“用墨独得玄

门”。尽管水墨清淡，不含丹青，却可激起人玄远的想象，具备无色绚烂。正如李安的电影所表现出的

“平淡”一样，不是令人生厌的淡薄无味，而是 “似淡实浓”的充满意味的美学境界。

《饮食男女》中，大厨朱师傅的三女儿未婚先孕，这对于深爱着自己家庭和女儿的朱师傅而言是一

个巨大的打击，但李安并没有用激烈的方式呈现人物内心深处浓烈的情感，而是将三女儿的离开安排

在一个雨季的傍晚，浓烈的父爱转换为一缕青烟，一股淡淡的哀愁，这样的处理方式远比激烈的争吵

告别要更令人印象深刻，更加耐人寻味。更为重要的是， 《饮食男女》通篇多处采用了这样的处理方

式，为影片定下了独有的中国基调，这种基调正是李安对中国传统美学自觉追求的结果。

影片 《断背山》呈现出一种朴素、淡雅而隽永的基调。虽然是西部片，但是李安将故事的背景放

在了蓝天白云、远山羊群、小溪流水之间。断背山秀丽的风光，对于杰克和恩尼斯来说，他们仿佛已

经远离了尘世，到达了属于他们的世外桃源。所有这一切呈现出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平淡之美，正是李

安对老庄哲学淡然之美的自觉追随和体现。

在表现这两位美国牛仔的情感的时候，李安同样采用了细腻含蓄的中国式手法，来表现两个人之

间的缠绵悱恻。镜子和月亮成为两个西部牛仔传达爱意的媒介，而月亮正是中国传统中表达思想情感

最主要的途径，中国的传统文人通过淡泊如水的月亮和月光表达他们心中浓烈的情感，这显然是李安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淡然之美的自觉追随。

在美国电影中，西部牛仔通常是力量和正义的化身，但在李安的电影中，西部牛仔身上却有着一种

中国文人的温文尔雅。两个人分手时的欲言又止，杰克通过后视镜对恩尼斯背影的凝望，表面故作镇

静却在墙角失声痛哭的恩尼斯，四年后重逢时一刹那的对视，没有波涛汹涌的情感表达，却将两人内

心深处对爱情的渴望和急切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样的表达方式，将两个男人之间浓烈的爱情转化

为一种中国式的情感表达，呈现出一种淡然之美。

《卧虎藏龙》是李安中国式电影梦的一次完美再现。在这部影片中，李安自由地将他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理解，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诗意表达。同样是对爱情的描写，李安与张艺谋有着极大的反差。张艺

谋电影中人物内心情感狂欢式的宣泄，是无论如何不会出现在李安的电影中的，《卧虎藏龙》中俞秀莲

与李慕白之间的爱情犹如 《小城之春》（导演：费穆）中男女之间的爱情，发乎情止乎礼。影片人物内

心虽然有着浓烈的情感，但彼此之间却隐忍克制，展现出一种自浓归淡的中国美，体现了李安对中国

传统美学的理解和造诣。

五、结　　语
李安的电影，虽然用的是现代电影手段，但是呈现在银幕上的却是一首充满了中国意象的诗跟随

他的镜头，我们领略了他作为艺术家对自己内心情感的独特呈现。这种呈现符合中国传统美学对美的

追求。在他的电影中，艺术家独特的情感与江南的烟雨迷茫的小桥流水、繁华都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

空秀美的自然景色相融合，呈现出一种淡然闲适之美，犹如一幅幅写意的中国水墨画。通过对声光

电的运用，李安电影中的影像营造了一种似有还无的淡然的氛围，最终从意象走向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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